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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以诚之 君子修德的必修课
范丽荣

孔子认为君子应具备“言必信，行必果”“耻其言而过其行”的品质，强调君子应有信，即言行一致，反对

言行不一、言过其实。何谓“信”？《说文解字》中说：“信，诚也。”又说：“诚，信也。”从信的字面意义来看，“信

者，人言也”，其基本内涵应是诚实不欺、守言重诺。信作为儒家“五常”之一，是处理人际关系的重要行为准

则，是一个人为人处世、安身立命的基础，因而也成为君子道德修养不可或缺的内容。

真诚守信 夯实立身之本

孔子曾有一个有趣的比喻：“人而无信，不知其可
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意思是说，人
如果失去了信用或不讲信用，不知道他还能做什么。就
像大车没有了輗，小车没有了軏，它靠什么行走呢？輗和
軏是古代车子上连接车辕和车轭的关键部件，大车的叫
“輗”，小车的叫“軏”，没有輗和軏，车子是不能行走的。
这句话生动地诠释了信在我们安身立命中的作用。
宋代名臣司马光一生无论为官、治学还是处世，都持

诚信之道。他说：“夫信者，人君之大宝也。”他曾自我评
价：“平生所为，未尝有不可对人言者。”司马光笃行诚信，
源自良好的家教。宋人邵博在《邵氏闻见后录》中记载，
司马光五岁时，家里有人送来一些青胡桃，他想吃却不知
道如何剥皮，家里仆人用热水烫开了青皮。姐姐问他是
谁想出的这个好办法，司马光逞能说是自己。恰巧目睹
此事的父亲严厉地批评他说：“小孩子怎么敢撒谎骗人？”
这给了司马光深刻的教训，“光自是不敢谩语”。
做官后，司马光在朝堂上也以诚信为宝，从不阳奉阴

违、隐瞒观点或回避责任。担任并州通判时，司马光受庞
籍派遣考察在麟州屈野河以西修筑城堡事宜，回来后上
报认为有利于保护边界安全，不料后来去筑堡的官兵千
余人大部被西夏军围歼。朝廷派御史前来查案，作为上
司的庞籍独自承担了责任，这使司马光内心十分不安，接
连上《论屈野河西修堡状》《论屈野河西修堡第二状》，坦
承事实，要求处分。朝廷并未追责，司马光又只身前往中
书省和枢密院以求降罪，得到的答复是：“御史未给你定
罪，何言降谪？”但这始终让司马光寝食不安、夜不能寐。
生活中的司马光同样诚实无欺，他家中有一匹好马，

性情温顺、毛色鲜亮，晚年因为生活拮据，不得已想拉到
集市卖掉以补贴家用。临去前，司马光叮嘱老仆说：“咱
家这马平时还好，但到了夏天容易生肺病，一定要如实告
诉买家。”老仆很是不解：“您说马有病，还怎么卖得出好
价钱？”司马光正色道：“卖马事小，诚信事大，岂能因贪利
而损名？”老仆只好遵照司马光说的话去做。在司马光居
住的洛阳，如果有人做了不好的事，就会被人批评说：“难
道你就不怕司马光先生知道吗？”苏轼评价司马光：“诚心
自然，天下信之。”清人陈宏谋也赞誉司马光一生“以至诚
为主，以不欺为本”。
诚信的至高境界是不欺于人，也不欺于己，使自己内

心安定，无愧于天地，这也是司马光所追求的道德境界。
在儒家的理想人格中，圣人是最高典范，一般人难以企
及，但君子人格则是通过自身修养和主观努力可以达到
的，而信则是君子人格所必备的素质和标准之一。《中庸》
里说：“《诗》云：‘相在尔室，尚不愧于屋漏。’故君子不动
而敬，不言而信。”意思是说，《诗经》里讲，一个人即使在
屋里最隐蔽的地方，也应当无愧于神明。所以，君子没有
行动之前，先存恭敬之心；没有说话之前，先存诚信之
心。也就是说，君子的诚信品格是一以贯之的，是由从内
到外的诚实正直支撑的，而不是从华丽的言辞中获得。
孔子还说：“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
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一个人如果忠诚老实、诚
信不欺，就能获得他人的信任和尊敬，即使到了未开化的
异族之地也能畅行无阻；反之，即使在本乡本土也难行得
通。可见，信不仅是做人的基本品格，也是一个人在社会
生活中成就事业、安身立命的基础和条件，是我们必须加
以提高的道德修养。

言而有信 恪守交友之道

《论语·公冶长》里子路问孔子的志向，孔子回答说：
“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在他看来，朋友相互信
任是一种很高的人生境界。

东汉时，山阳郡金乡（今山东济宁）人范式与汝南郡
（今河南汝南）人张劭同在太学读书，成为同窗好友。学
成返乡时，二人依依惜别，范式对张劭说：“两年后，我将
到你家拜见你的父母，看看你的孩子。”于是约定好了日
期。两年后，将要到约定的日期，张劭将这件事告诉了母
亲，让她准备些酒菜招待好友范式。其母听了有些怀疑
地说：“你们已经分别两年了，又相隔千里，你凭什么确信
他一定能来呢？”张劭回答说：“巨卿信士，必不乖违。”范
式是个讲信用的人，他一定不会违约的。张劭的母亲说：
“如果真是这样，我就为你们酿酒。”到了约定的日子，范
式果然到了，他拜见了张劭的父母，与张劭相聚饮酒，尽
欢而别。
后来，范式入仕在家乡山阳郡担任功曹，二人很久没

有见面。张劭因病不久于人世，他叹息说：“很遗憾不能
见到我的生死之交。”身边人问他这个人是谁，张劭回答
说：“山阳的范巨卿是我生死相交的朋友。”不久，张劭就

去世了。这一天，范式突然梦到张劭穿着黑色祭服，帽子
上的带子也没有系，对他说：“你我已阴阳两隔，我将在某
天下葬，你如果没有忘记我，能否再见我一面？”范式猛地
惊醒过来，悲伤得泪流不止。他脱去官服，快马加鞭，一
路赶往汝南。张劭的棺木正要下葬时，一辆白马拉的素
车奔驰而来，张劭的母亲说：“这一定是范巨卿到了。”范
式在墓前叩拜行丧礼，说：“元伯，你上路吧，我们走在生
死两条路上，就此永别了。”然后拉着棺木上的绳子走在
前面，在场的人全都流下了眼泪。
安葬好张劭，范式留下来为好友修整坟墓，周围种上

松柏，一切收拾停当后方才离去。范式与张劭生死相交
的故事在金乡称为“鸡黍之约”，范式家乡山阳范庄也因
此更名为鸡黍村且沿用至今。
范式不负千里之约，与张劭成为朋友相交的典范，原

因就在于言而有信。在传统社会中，朋友关系是五种人
伦关系（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中的一种，朋友相
交，必须遵从诚信的道德要求，这是建立良好人际关系的
基础和前提。孔子在与弟子的谈话中，经常谈到信的问
题，提出要“主忠信”“言忠信”“谨而信”“与朋友交，言而
有信”等，同时，他对狂妄自傲、弄虚作假、不讲信用的行
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说：“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悾悾而
不信，吾不知之矣。”意思是说，狂妄自大又不率直，愚昧
无知又不诚实，表面诚恳却不守信用，我不知道有的人为
什么会这样。在他看来，正直忠恳、诚实守信，是人与人
之间正常交往的基本原则，如果缺少了诚信的保障，人与
人之间的正常联系和交往是不可想象的。正因如此，儒
家子弟对修养诚信美德都高度重视，曾参说：“吾日三省
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
乎？”把与人交往中是否做到忠实诚信作为每天多次反躬
自省的内容之一，正是在这种严格的要求下，诚信之德的
修养才会成为一种自觉，从而日渐深厚。

赏罚有信 厚植为政之基

信不仅是立身之本、交友之道，也是以德治国的重要
方法。孔子说：“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焉。”身居上位的人
以宽容的态度对待百姓，讲求信用，就会得到百姓的拥护
和信任，这是关系国家兴衰存亡的大问题。

唐武德三年（620），割据一方的军阀刘武周兵败后，
他的部将尉迟敬德和寻相一起投降了秦王李世民。尉迟
敬德以勇武著称，深得李世民喜爱。然而时间不长，寻相
叛逃了，李世民的嫡系将领怀疑尉迟敬德也不可靠，便将
他囚禁了起来，并请求李世民杀掉他。李世民断然拒绝，
当即下令将尉迟敬德释放，并把他召到自己的大帐里，赏
给他金银，真诚地对他说：“大丈夫意气相投互相信赖，希
望你不要介怀受到的猜忌。如果你想叛离我，今天就以
这点金银作为你的路费，以表达我们这段时间共事的情

谊。”尉迟敬德大为感动，称永不会背叛。
有一天，尉迟敬德跟随李世民在榆窠打猎，恰巧遇到

王世充率数万大军前来决战。王世充的骁将单雄信见李
世民兵马不多，率领骑兵直奔而来，尉迟敬德一见大呼一
声，跃马而出，一枪便将单雄信从马上挑下来，吓得敌军
慌忙后退，尉迟敬德则保护李世民冲出重围。随后，他又
率骑兵与王世充交战，大败敌军。胜利归来，李世民抚摸
着尉迟敬德的后背说：“大家都认为你会叛离的时候，我
却对你坚信不疑，但也没想到善恶相报来得这么快！”于
是赏赐给尉迟敬德金银一箧，从此更加信任他了。

贞观六年（632），李世民大宴群臣，尉迟敬德自恃功
高，对座位安排不满，甚至对任城王李道宗大打出手，好
端端的宴会不欢而散。事后，李世民对尉迟敬德进行了
一番极具威慑力的训诫：“我曾读《汉书》，看到汉高祖刘
邦诛杀韩信、彭越等功臣，内心一直责怪刘邦残忍。我登
基后，本想保全你们这些功臣，让你们子孙绵延。但你如
今恃功骄纵，让我明白韩信等人的死并非刘邦的过错，而
是他们咎由自取。朝堂自有规矩，赏罚必须分明。你再
大的功劳，我也不能每次都袒护你，希望你以后好自为
之！”尉迟敬德跪倒请罪，从此收敛起狂妄之心。最终，尉
迟敬德得善终，成为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
唐太宗作为历史上的明君，对于臣下不会人云亦云、

动辄怀疑，而是以信任赢得忠诚；也不会一功遮百丑、听
之任之，而是赏罚分明，从而营造了君臣相互信任的良好
氛围。在儒家思想中，信对于国家治理起着十分重要的
作用。子贡曾经向孔子请教治理国家的办法，孔子说：
“备足粮食，充足军备，获得人民的信任。”子贡问：“如果
迫不得已要去掉一项，三项中先去掉哪一项？”孔子说：
“去掉军备。”子贡又问：“如果迫不得已还要去掉一项，剩
下这两项中去掉哪一项？”孔子说：“去掉食物。自古以来
谁都会死，但如果没有百姓的信任，就不能够立足了。”在
孔子看来，信是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军备、粮食虽然都
是治理好国家的基石，但民众的信任更为关键。正因如
此，孔子才把信作为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子以四教：
文、行、忠、信。”为政者要想得到百姓的信任，必须做到以
身作则，守信践诺，做出表率，如孔子所说：“上好礼，则民
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
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为政者只有
重视礼、义、信，诚恳守诺，讲求信誉，四方百姓才会与之
同心同德、忠诚无二。

敬事而信 修养忠义之德

孟子说：“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
也就是说，真正的君子，说过的话不一定要守信，做事不
一定要有结果，关键要看是否合乎义理。孟子这一观点
看似与孔子“言必信，行必果”的思想相悖，实则是为信明

确了道义内核，是对孔子诚信思想的继承与发展。真正
的守信不能僵化固守形式上的约定，而应以道义为根本，
这才是信的至高境界。
卫灵公时，太子蒯聩因不满灵公夫人南子干预政治，

派人刺杀她，结果没有成功，只好逃亡国外。灵公死后，
蒯聩的儿子公子辄被立为国君，是为卫出公。但蒯聩一
直心有不甘，想夺回王位，便伙同自己的姐姐劫持卫国执
政大臣孔悝发动政变。此时孔子的弟子子路正在孔悝的
封地做邑宰，听说卫国发生了内乱，他立刻从外地赶往国
都。在半路上，子路遇到了自己的师弟子羔，他刚从城里
逃出来。子羔对子路说：“出公已经跑了，卫国已经乱了，
城门已经关了，快回去吧，你这时候去城里只会惹祸上
身。”子路回答说：“食其食者不避其难。”我既然领受了俸
禄，就不能在国难当头的时候选择逃避。
子羔劝说无果只得独自离开，子路奋力前行，来到城

门处，城门果然已经关闭。等了一段时间，恰巧有使者入
城，子路便跟随使者的队伍混了进去。蒯聩与孔悝正同
在一处高台上，子路大声劝阻，蒯聩不听，子路于是想纵
火烧掉高台。蒯聩害怕了，急忙派出武士攻击子路，子路
受伤倒地，系帽子的绳子都断了，帽子掉到了地上。子路
知道自己必死无疑了，于是放下武器，把帽子捡起来重新
戴上并系好绳子，说：“君子死而冠不免。”君子即使死去，
也不会使自己的衣冠凌乱，随后从容就死。当初孔子听
说卫国发生了内乱，就十分不安地说：“嗟乎，由死矣！”子
路果真死了。
卫国发生政变，大多数人都和子羔一样选择了逃离，

而子路却成为一个勇敢的逆行者，原因就在于他认为“食
人之禄，忠人之事”是为君子的大义，虽死而不能回避。
在儒家看来，信是重要的职业操守，提倡“敬事而信”，即
在工作中要做到恭敬勤恳、忠于职守，具有敬业精神；也
提倡“执事敬”“事思敬”“谨而信”，要求对待工作要尽职
尽责、严肃恭谨、忠诚老实，而不能玩忽职守、敷衍塞责、
弄虚作假，否则，就不是信；还提倡“为人谋而不忠乎”，要
自觉反思是否做到了尽心竭力对待他人的托付。当然，
儒家也反对不讲条件、不顾情境的机械式守信，甚至称之
为“硁硁然小人哉”，对此，孔子提出的主张是：“君子义以
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意思是说，君子以
道义作为行事的根本原则，把礼仪作为规范，以谦逊的姿
态践行，通过诚信来保证实现。
儒家所倡导的诚信，从来不是拘泥小节、固守形式的小

信，而是以道义为灵魂、以坚守为底色的大信。信以义为
本，义以信为行，信义相融，方为君子之信。子路舍身赴义、
结缨而死，正是将诚信与忠义合而为一，以生命践行“敬事
而信”的操守。由此可见，真正的诚信，始于立身，达于交
友，用于为政，归于道义。它以真诚为根，以道义为尺，以内
省为功，以坚守为要。唯有心怀敬畏、言行笃实、守义不惑、
持信不移，方能抵达不欺人、不欺心、不愧于天地的至信之
境，这也正是儒家“信以诚之”的精神真谛。

科场之内，从来不分年少白头，只论一心向学。岁月
在士子身上刻下不同痕迹，却挡不住同赴文场的执着。有
皓首穷经的老者，步履蹒跚步入考场，白发与笔墨相映，将
一生执念付诸一纸考卷。清时粤地考场，百岁童生提笔应
试，不求闻达，只为不负平生所学，这份赤诚，连朝廷都为
之动容，特赐功名慰其心志。亦有少年英才，风华正茂挥
毫落纸，年少登科，意气风发。白居易二十七岁及第，从一
众年长士子中脱颖而出，一句“十七人中最少年”，道尽少
年得志的清朗意气。一老一少，一沉一扬，皆是科场里最
动人的风景，写尽了读书人对文脉的敬畏与追寻。

科场规矩森严，防弊与舞弊的较量，亦是千年不散的
尘烟。为护文运公平，官府定下严苛规制，入场搜身、细
查衣物，连干粮都要掰开查验，唯恐一丝夹带扰乱秩序。
可总有投机者费尽心思，藏经文于内衣夹层，匿小抄于笔
砚中空，更有甚者暗通关节，妄图走捷径取功名。明代一
考生将小抄藏于拐杖，本以为天衣无缝，却在入场时被兵
卒拦下，伎俩败露，引得满场哗然；更有人慌乱之中错带
家书、药方，本想舞弊反成荒唐笑柄，窘迫之态令人慨
叹。只是舞弊之路从无坦途，一旦事发，轻则永绝仕路，
重则流放问罪。铁面考官坐镇考场，守的是公平，更是文
脉的清白。
最见人间烟火的，是科场里清苦却鲜活的日常。古

时乡试、会试，多是长日鏖战，九天六夜封闭在狭小号舍
之中，方寸之地便是士子的天地。盛夏酷暑，闷热难耐，
蚊虫绕灯飞舞；寒冬腊月，冷风穿堂，笔墨几欲凝冻。考
生们自带干粮被褥，自行安顿食宿，有人啃着冷硬麦饼，
仍摇头晃脑构思文章，饼渣落于卷上亦浑然不觉；有人夜
读答题，不慎引燃灯纸，引得全场骚动；更有人疲惫不堪

伏案小憩，醒来时天光已亮，慌忙提笔疾书，手忙脚乱间，
尽是真实的士子情态。相邻号舍的考生，虽咫尺相隔却
默然相守，各自潜心卷册，以笔墨自勉，在压抑的氛围里，
守着一份文人的清雅与从容，让清苦的科场，多了几分温
情与文韵。

科场之中，亦藏着文脉传承的无声力量。那些朝夕
苦读的典籍，不仅是应试的凭借，更是刻入骨血的文化
基因。士子们在笔墨间研习孔孟之道、唐宋华章，将修身
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融入一字一句的答卷之中。即
便屡试不第，所学所知也未曾荒废，或开馆授徒教化乡
邻，或著书立说传之后世，让经典文脉在民间生生不息。
科场如熔炉，淬炼的不仅是功名之心，更是文人的学识与
风骨，让儒家文脉历经千年而不绝，在一代代士子的坚守
中绵延赓续，成为民族精神的重要根脉。
阅卷放榜之际，悲欢离合更添万般情致。古代阅卷，

不唯文采，亦藏考官心境与偏好，有人偏爱质朴文风，便
将平实之作拔为上等；有人倾心工整字迹，便对清秀笔墨
青眼有加，随性取舍间，生出不少意外机缘。而放榜之

日，更是全城盛事，闹市街头金榜高悬，人山人海争相围
观。有人一眼见名，喜极而泣，多年寒窗终得回响；有人
遍寻不见，黯然离场，一腔热忱化作落寞。《儒林外史》中
范进中举的癫狂，虽是文学描摹，却道尽了古人对功名的
执念。亦有豁达文人，落第而不落魄，转身寄情山水，以
诗文抒怀，将失意化作传世笔墨，反倒成就了另一种人生
风流。

千年科场，亦衍生出脉脉风雅习俗。考前亲友赠糕
送粽，取“高中”之意，藏着最质朴的祝福；登科之后，新科
进士游街赴宴，京城万人空巷，共贺文运昌盛；文人之间
贺诗题字、诗文唱和，将登科之喜，化作满城风雅。
岁月流转，贡院的钟声早已消散在历史风烟里，可那

些科场旧事依旧鲜活。白发童生的执着、少年士子的意
气、清苦度日的坚守、悲欢放榜的情致，都化作文脉里的
细碎星光。它不仅是古人择优选才的制度，更是中国文
人精神的缩影，藏着执着、风雅与烟火气。如今，择优取
士的初心依旧，而那段贡院春秋里的文心尘烟，早已成为
中华文化中温润而厚重的永恒记忆。


